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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NOTICE and DISCLAIMER:  Sawney Beane requests that any distribution of this work of fiction remain within the realm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is story is suitable neither for minors nor for the seeming majority of adults who have difficulty distinguishing fantasy from reality.  It is pure fantasy, which means that, for whatever reason, someone has found it interesting to think about the events depicted herein.  It does not in any way mean that the author would like to see this fantasy become reality, so if you are the type of person who might be swayed into doing something irrational by reading a work of fiction, the author respectfully requests that you decline to read further.



ABOUT THE AUTHOR:  Sawney Beane, originally a native of Edinburgh, lived for twenty-five years in a cave on the coast of County Galloway, subsisting on the flesh of unfortunate travellers, roughly a thousand of them all told.  He and his wife raised a large family of eight sons, six daughters, eighteen grandsons, and fourteen granddaughters.  Eventually, the family was captured, and the whole lot was brutally and unjustifiably tortured and executed without trial.  Since his death in the early 17th century, Beane has reformed his ways and now confines his atrocities to his literary endeavours.



WARNING: This story contains scenes of non-consensual but socially acceptable snuff and gynophagia.  If you find such things offensive, please steer clear; you have been warned.



AUTHOR'S NOTES:  Another one bouncing around in my head for a while.



（照例，題頭免責申明和原作者信息保留）



（姑蘇朱二：一點男生也處理的背景情節被我和諧了，勿怪。）



-----------------------



我的生命將在今天終結——這是個無可改變的事實。



我不能說這會讓我感到意外，事實上，這個命運在我短短的生命中1/3的時間中一直為我所熟知。



自從8年前，那標誌著今天的日期被紋在我肚臍下面之後，每次我當照著鏡子的時候，腦海中就不由自主的浮想起我的今天的情景來。



作為人類，很奇妙的一點是，哪怕你在理智上很清楚，在那一刻來臨之前你還是無法完全理解「命運」的含義。



我們都在潛意識的深處想像著自己會永生不死，哪怕所有的證據都在唱著反調。



讓我此刻認清現實並完全理解命運的原因很簡單——我此刻正靠在屠夫的展示櫥窗裡。



我身下那堆肉排和肉品（它們來自於上周到這家店報到並預定在今天接受處理的10個女性中的7個）更能清楚的提醒我自己的處境。



今天發生了很多事情——我們10個一大早都活著醒來，而在7點前就只剩下3個了。



現在才剛剛過中午，就在一個小時前，又有一個同伴被突然終結了。



我此刻正陷入無助的恐慌之中，我也不清楚我到底是希望這一切快點結束還是那一刻永遠不要來臨。



自從我16歲生日之後，我的人生顯然改變了很多。



雖然不清楚他們具體是根據什麼來挑選的，但是人們都清楚1/3的女孩會在她的16歲生日那天被紋上標誌著死亡日期的紋身。



也許你在任何方面很出色的話，你就可以逃過被挑選的命運——至少成績或者運動在我們班上前10%的人沒有被挑選上的。



那些有音樂天賦或者特別漂亮的看上去也很安全；當然所有人都知道，如有你的家庭或者密友很有錢或者乾脆是官員的話，你也不會被選上。



剩下的人中有一些還會有機會去追尋成為醫生或者會計的夢想，另一些則永遠不會成為肉之外的任何東西。



很遺憾，我成為了最後一部分人中的一員。



那天之後，被選中的我們還被允許上學，也被允許過著正常的生活——或者說「差不多正常」的生活。



不過我那些逃過了挑選的朋友都再也不想和我有任何關係了，我幾乎是立刻被之前的朋友圈子所排斥，倒是那些之前我從來沒有說過話的女孩成了我新的閨蜜。



我們中的大多數人用同樣的方式接受了自己的命運——在「現在」盡情享受生命，在屬於我們的短短時光裡盡可能嘗試更多東西。



這基本上意味著我們變得非常開放，學校裡每個男性都用各種各樣的方式享受過我們。



儘管沒有未來，全無希望的日子我們還過得還很不錯。



時光荏苒，作為人生最後的任務，一周前我來這家肉店報到了。



表面上提前一周是為了對我們進行訓練，但是實際上我們10人唯一需要做的訓練就是如何盡快的流乾淨血。



我們最後的時間主要是花在調整我們在最後幾天裡的飲食並讓人清潔我們的肉體上面了，這並不是讓人愉快的一周。



更壞的事情在今天早上發生了，一大早我們就被要求在房間裡排成一排，我們都知道今天是我們紋身上註明的日子，但是沒人知道我們將被如何終結。



隨後我們被告知，我們中的7個將會被切割成肉塊，剩下3個則會被做為活體展示。



很難形容這時我們腦海中浮想的想法，我們也不知道那種處理方式更好些——一方面，當活體展示可以讓你多活幾個小時，再說被選中也是魅力的一種體現。



而自負的女孩們就算在屠宰線上也會想讓人們認為自己是最有魅力的；而另一方面，一個迅速的死亡帶來的誘惑也無法讓人低估。



接下來是個格外讓人煩惱的流程。



我們被隨機叫上前，和其他人肩並肩的比較著排序，直到確定好合適的位置才被插入隊伍。



安娜是第一個被叫的；隨後艾倫被排到了第一，安娜則被降到了第二；之後麗莎排到了第二，可憐的安娜又被擠到了第三。



隨後大家都承認漂亮誘人的艾米莉成為了新的第一名，把前面三個人的推後了一位，讓安娜退入了意味著死亡的第四位。



房間裡的所有動作都突然停止了下來，女孩們的嘰嘰喳喳聲也變成了一片死寂，隨後兩個穿著圍裙的男人領著安娜去了隔壁房間。



當安娜的尖叫聲戛然而止，被斧頭剁下的聲音截斷的時候，我們都驚呆了。



安娜是個甜美的女孩，也有點小清新，這一周裡我們成了不錯的朋友，所以當我清楚的聽到她的結束的時候，我的心猛地揪了起來。



直到我注意到格蕾絲和麗莎開始比較的時候，眼裡還含著淚水。



隨著麗莎輕輕的舒了一口氣，那兩個男人又出現了，他們的圍裙上現在濺上了一些血跡。



之後他們把格蕾絲帶去了隔壁，女生們嘀咕的聲音立刻開始大了起來，也許是希望能蓋過隔壁的聲音吧。



我們也催著他們開始繼續給我們排序。



接下來輪到我，在格蕾絲的腦袋落下之前，我就被排入了第二位——可憐的麗莎僅僅延緩了死亡那麼短短一會。



很快我的位置也岌岌可危了，凱倫被排到了第二，讓我落到了懸崖邊緣的第三。



我幾乎沒有注意到艾倫的消失，我的前景很不妙——還有三個女孩等著比較，其中幾個看起來很誘人。



當然我現在在這裡這點就可以說明梅麗莎、卡羅琳和喬安娜都被判定沒有我有吸引力，然後被逐個帶去斬首。



最後，艾米莉、凱倫和我相互看了一眼，懷著對我們的人數被如此迅速消減的淡淡的憂傷，但是更多的卻是輕鬆。



在接下來的2個小時裡，我們的身體內外都被仔細清洗了。



我不想多說細節，但是這絕不是我最快樂的時光，接著是展示櫥窗在等著我們了。



不管是不是會讓你感到驚訝，但是事實是人體在死後要比活著時容易清洗多了。



因此，當我們三個被確認符合食用標準，可以帶入肉店的時候，我們吃驚的發現櫥窗裡已經塞滿了從我們那7個同伴身上切下的肉品了。



在那兩個櫥窗裡，排著一排排的肉排，中間是一排7個腦袋，14只手在一邊，14只腳在另一邊，帶著胸肉的乳房、陰排排列整齊，內臟整理的也很乾淨，甚至帶著紋身的7塊肚排也疊在一起展示著。



如果我不是沒有什麼可以吐的話，一定會吐出來的。



艾米莉和凱倫直接躺在了那堆女孩肉排上面，我則不安的看著這堆散發著挑逗意味的可口肉排堆。



櫥窗裡已經裝不下我了，所以我就幫著屠夫直到開店。



我發覺這兩個小時讓我格外難受——每次當我看著乳房或者陰部的時候，總忍不住試圖在腦海中把它們同某個腦袋聯繫起來。



但是這比你想像的要困難——我才同她們7個赤裸相見了一周，而且被切下的肉也比在身體上時難以區別。



每個進來的顧客都會注視一番艾米莉、凱倫和我，但是他們最後都選擇了分割好的肉品——它們更加便宜。



當我幫著把肉包起來的時候，我同情的用肌膚感受著它們，並不由自主的猜測著它們來自於誰。



最後一個看起來就像成功人士的男子走了進來，他略過了那些分割好的肉品，直接就盯上了艾米莉和凱倫。



隨後他伸出手，點中了艾米莉，她命運就鎖定了。



迷亂中似乎有人對我下了幾句指示，反正等我回過神來的時候，我發現自己已經在裡屋跪著了。



我的雙手捧著艾米莉的臉頰，屠夫舉著肉斧瞄著她的脖子。



艾米莉害怕得顫抖，不停的哭叫著。



我幾乎沒有聽到她的尖叫，血就噴到了我的臉上，然後混著我的眼淚流了下來。



她漂亮的身軀被快速高效的切割、包裝，送到了當晚的一個豪華晚會上去。



之後，我的工作變得輕鬆多了。



我的身體被沖洗乾淨，立刻取代了展示櫥窗裡艾米莉的位置。



肉品上的血感覺又黏又溫，骨頭茬子碰著我的身體，讓人感到十分不舒服，而且我發現我的腦袋正好臥在4只豐滿的乳房上面，面前則是5級被切下的首級（格蕾絲和梅麗莎的首級已經被賣出了）。



從櫥窗向外看的經驗絕對不是任何人想體驗的，每個客人都用嗜血的目光看著你，他們就算是承擔不起你，也會在買下你認識的女孩身上的某塊肉之前，停留一下，YY一下撕咬你身上的肉。



凱倫和我交談了一會，不過事到如今，我們也沒有多少可以交談了。



最後，該來的終於來了。



當他走進肉店的時候，我立刻就注意到了他的眼睛。



他看了看凱倫也看了看我，但是我就是知道，是我會被他帶回家。



他領出了我，仔細檢查了我的身體，然後把信用卡丟到了收銀台。



我被賣出了。



和艾米莉不同，我沒有被當場屠宰。



我被匆匆沖洗了一下，他們甚至給了我一雙拖鞋和一件薄薄的紙睡裙——比起為了保持我的端莊來，恐怕更多的是為了在路上保證我的乾淨。



在開車回他家的路上，我坐在他身邊，他和我閒聊了起來，氣氛確實很怪誕，我們談論了天氣、書和我們的愛好，但是小心的迴避了有關我們的目的地和我注定的死亡的話題。



在我們到達之後，我被介紹給20個賓客，就好像我是另一個客人一樣。



所有人都對我笑著，試圖恭維我，有人還安慰似的撫摸了幾下我的胳膊，只是50米外燃燒著熾焰的燒烤坑依然吸引著我的大部分注意力。



這是一個沙灘，所有人都穿著泳裝，所以當我身上的一次性紙裙被溫柔的撕開後，我並沒有感到太多難堪。



只是，就算這樣，我知道我還是不同的。



在日落時分，大家提議一起拍一張全家福。



我被安排在中間，伸手抱著爺爺和奶奶（雖然沒有人提起，但是我已經確認這是一個家庭聚會）。



拍完照之後，人們繼續客套著，每個人都恭維了我一下，而且他們竟然還感謝我對他們的慶祝聚會所做出的貢獻（難道我有選擇嗎？）。



雖然被如此溫柔的對待，我的終結依然來臨了。



那個買下了我的男人，引導我坐在一張野餐桌上。



他俯身在我耳邊說：「我希望妳不要介意，但是在妳上烤架之前我得剪掉妳美麗的長髮。



這是我買下妳的理由之一，我可不希望它被毀掉——我打算把它作為紀念品保存起來呢。」



我從來沒有想到有人會對我提出這個請求……不過這也只是形式上像是是個請求罷了吧。



見我無言的點頭，他快速的把我長長的棕髮紮成馬尾，然後用一把電推剪推過我的頭皮。



很快那些曾經屬於我的頭髮就都握在他的手裡，成為他的戰利品了。



我很想看看自己剃掉那些我花了大半生保養的頭髮之後的樣子，但是在海灘上沒有鏡子，我只能用手指撫摸過短短的發茬，想像著自己現在的髮型。



很快我就仰面躺在野餐桌上了，賓客們聚集過來——他們都不想錯過觀賞我的處理過程。



暮然，那烤坑裡翻騰的熾焰，附近裝著烤醬的罐子、水桶和一排整理整齊的刀具，特別是那根正被朝我運來的巨大的鋼製烤桿，都開始衝擊著我的心靈。



我的買主不再請求我的許可，就把一個工具插入我的肛門，隨著一陣肝腸寸斷的痛苦，又裹著我的最後幾寸直腸被一起拉了出來，之後烤桿的尖頭被插入了那個洞口。



接著他把烤桿交給了另一隻手，迅速的用手術刀在我肚子中間從胸骨到腰部切了一刀，中途他微微偏了一下，剛好錯開了我的肚臍和那個紋身。



我的末日現在似乎正在朝我狂奔而來。



迫在眉睫的死亡奇妙的壓制著我的痛覺，那個男子把一隻手伸入我的肚子，引導著烤桿穿刺過我的身體，小心的避開了我的主要器官。



整個場地一片安靜，突然我感到一個在我到來之後就沒有和我說過話的19歲的女孩正用她充滿洞察力的目光注視著我。



她的比基尼比起其他女性來要更加保守些，我虛弱的伸出一隻手，把她腰部的泳衣朝下拉下了一點。



果然，在她肚臍下面也有一個日期。



她沒有阻止我，只是繼續盯著我的眼睛，我在那裡面看到6年前我在類似的烤肉聚會上體會過的那種讓人迷醉的恐懼。



我盡可能溫柔的朝她笑了笑，示意她走近，然後用虛弱的聲音朝她耳語。



我告訴她：「今夜要無悔的美餐，永遠不要猶豫，盡情的生活，等到那天到來的時候，保持呼吸平穩，試著帶著笑容。」



這聽起來不是特別深刻，但是我也沒有更多時間來潤色。



我的聲音剛在那個女孩耳邊消散，堅硬的不銹鋼烤桿尖頭就穿過喉嚨從我的嘴裡伸了出來。



我掙扎著試圖呼吸，身體象被魚叉叉中的魚一樣顫搐著。



那個男人已經去準備我的下一步處理工作了，不過我的解脫還是來得很快。



當我的視線黯淡下來的時候，我看到那個女孩依然癡迷著注視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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